
我的小菜园
刘向东

! ! ! !办公室楼院子的草坪边角
有一小块空地，我看着可惜就种
了些瓜果蔬菜。不料，那些瓜果
秧子和蔬菜葳蕤一片，葱茏的秧
藤上还硕果累累，惹得我每天都
要光顾片刻，以享受小小菜园的
丰收喜悦。

苦瓜长势旺结瓜也最多。
当初只种了两棵，也没多花心
思，只是插了两根一米多高的
干树枝，好让它攀附而长。可它
不嫌简陋，很快就缠满了树枝，
还一个劲儿地往旁边的桂花树
上缠绕攀长。可喜的是秧蔓上
天天都开有五角形的小黄花，
而花的把上都结着幼嫩的小苦
瓜。没两天，黄花凋落，垂悬的
苦瓜变长，浑身长出分明的棱
脊和凹凸有致的小疙瘩，那通
体鲜翠的可人样子让同事和好
友们赞叹不已。由于次第开花
结果，又怕瓜儿长老，我就隔日

采摘几根翠
嫩的瓜儿或
凉拌或炒菜
或煲汤，变着
花样做菜吃。
有时还让同事好友们共享这绝
对的绿色美味。
辣椒从小到大十分省心。稍

微挖个小土坑种下辣椒苗，浇些
水或下场雨，绿茵茵的嫩苗儿就
茁壮成长。之后也不必去侍弄它。
没多少日子，辣椒就像蓬蓬勃勃、
枝繁叶茂的小杨树。等落去了星
星点点清清丽丽的小白花，那些
才露“尖尖角”的小辣椒便迫不及
待地从花蒂处往外钻。尤为奇妙
的是一只只或一簇簇错落垂挂的
辣椒们先是青绿欲滴，再慢慢泛
黄变红，最后则通红鲜亮。那种喜
气就像它火辣辣的味道令人酣畅
淋漓，回味无穷。
比较费心的算是南瓜了。起

初看它叶阔藤
壮，秧须蔓延，
黄花灿烂的长
势想必它一定
能长出又大又

甜的南瓜来吧。可一茬一茬的花
儿落了，就是不见瓜的影子。终
于有天我偶然发现有几朵盛开
的花儿结着蚕豆大小的小瓜胎，
那毛茸茸的长相令我顿感欣慰。
但让我失望而疑惑的是几天后，
那些小小的瓜儿都随着
花儿一起凋落了。起先
还以为是肥力不足，便
特地施了几次“农家
肥”。直到请教了母亲才
明白南瓜不同于冬瓜苦瓜黄瓜
和葫芦，未经授粉的花儿是长不
出南瓜的，即使花儿结有瓜的小
胚胎，但还是要和花儿一起凋落
的。而长在野外的南瓜之所以能
长出南瓜来，那是鸟儿、蜜蜂和

蝴蝶为花儿授了粉的功劳。
不过那些鸡毛菜倒是不

用操心的。边角旮旯的空隙和
树根的裸露处都可撒些菜子。
不用浇水施肥，几天后就可见
破土而出的小苗苗。它们最初
就像水灵灵绿生生的嫩豆芽，
尔后便蓬勃生长。那挤挤挨挨
密密匝匝的鸡毛形状的鲜嫩叶
子等的就是让人去采摘它。有
次我临时值班做面条吃，正缺

绿叶菜当浇头。于是就
想起了那些绿油油鲜嫩
嫩的鸡毛菜。果然，一把
菜苗入锅那碧绿生青的
汤色和清香袅袅的菜香

让我胃口大增，一连吃了两碗
菜汤面。实惠的是拔了菜苗后
再撒些菜子不久又是一片翠
绿。真可谓生生不息，食之不
尽。而其中的滋味和愉悦自然
是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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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得两年多以前，当我被检查
出血糖偏高而被戴上“糖尿病”的
帽子以后，我自己根据经常要得伤
风咳嗽的征兆，预料还要戴顶“老
慢支”的帽子。可不，那天下午，一
个人闷闷地坐着，忽然就觉得身子
有点不对劲，喉咙发痒，咳嗽了，痰
老是吐不清爽了，气也有点急了，
自己吃药吃不好，只得又住进了医
院，今年是“二进宫”了。
果然是“老慢支”，老年人最容

易感染的一种慢性病，尤其是吸烟
的老年人。可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吸
过烟啊，怎么也难逃此劫？医生说，
也不一定，别的气味也有致病的可
能，比如常年接触书报，油墨的气
味闻多了，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上
呼吸道慢慢地也会被污染的。
也不过六七天的功夫，在老朋

友席蓓莉医生和她的同事们悉心
治疗下，病症完全消失，我
的感觉一切又恢复正常。
据说，这也是一个躲不掉
的过程，一般的伤风咳嗽，
你不吃药，靠本身自然的
抵抗力，新陈代谢，也会好
起来。我想，这大概是指的青壮年，
血气旺盛，经得起折腾。我们老人
不行，尤其是多病的老年人，弄不
好会并发别的症候，不死也够麻烦
的。有病就求医，就吃药，这是我的
保命哲学。
在医院中，我一向被目为是个

遵纪守法的病员，星期日也没有请

假回去。但北京的名票杨洁女士
（老辈的篮球名将）到上海来了，就
在这个星期日下午要到离医院不
远的瑞金文化活动中心参加活动，
希望我去见见面。我犹豫好久，想
想还是去一趟吧，反正精神状态蛮
好，便向医院请了假。出门乘一站
路公交车，上车下车，过马路，都很

好，不想就在跨上目的地门口马路
人行道的一刹那，似觉脚下一个踉
跄，人跟着就倒了下去。我还算反
应快，右手在地上一撑，眼镜摔破，
右边脸碰了什么一下。这时有个过
路的外国友人将我扶住，我定了定
神，还好，只是右手像扭了筋似的

不自在。我仍旧到文化中心
坐了一会，与杨洁见了面，
没有交谈，马上又回医院
了。

当晚，右臂靠近手腕的
地方就肿起来了，很痛，第

二天拍片子，不是扭筋，而是骨折，
上了石膏。真是人有旦夕祸福，自
以为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偏偏就出了问题。人到垂暮之年，
又接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痛定思痛，想想我从小到老，
究竟跌了多次跤，怕是记也记不清
的。但最有清晰记忆的是两次。一

次是 !"#$年，我还在南京梅山烧
结厂劳动，工作岗位在八层楼上。
早中夜三班轮换，一个星期换一次
班。这天最后一个夜班已经做完，
机器运转正常，打扫好岗位之后，
坐在那里，等候交班。一夜没睡，此
刻有点昏昏然。忽然机器的声音不
对头，睁眼一看，皮带上的矿料卡
住了，马上急奔过去“切”事故开
关，脚下一滑，迎面栽倒，眼镜飞了
出去，也是右脸碰到了地面，倒也
不怎么痛。后来到医务室去检查，
说，还好，只有点乌青，还有脸上沾
了矿粉，很脏，用酒精棉花擦，没有
擦干净，留下一点矿粉，如今成了
额角头上一道黑印。

一次是 %"&'年，我已调到金
山石化一厂给排水车间当办事员。
时已岁暮，这天我从市区乘最后一
班晚车回厂，天已昏黑，要走过油
缸区才能到达我住的地方，我走得
很快，也不看路面，不料一脚踩空，
跌进一个没有盖子的窨井内，胸部
撞上了里面的管道，好在衣服穿得
多，当时也不觉得什么，睡在床上
便有点隐隐作痛了。第二天去职工
医院一检查，右胸有三根肋骨开裂
了，马上用绷带绑好，开了一个月
的病假，回家。

人生的跌跌撞撞，磕磕碰碰，
是难以避免的吧，过去已经过去
了，我毫无怨悔。但最近这一次跌
跤，却让我产生了后怕，因为我老
了，跌不起了。

秦绿枝

西南游!最忆是腾冲
吴莉莉

! ! ! !腾冲，实在是祖国西
南边陲一颗璀璨的明珠。
腾(是腾升、跳跃；冲呢，有
撞击之意。是火山与地热
氤氲弥漫而腾，还是地处
边境要地而冲？不知道。史
载公元八世纪时南诏国王
置立了腾冲府，历朝历代
叫到了今天。
境内火山有九十

多处，腾冲火山地热
国家地质公园有大空
山、小空山和黑空山。
大空山高( 黑空山远( 游
人多去小空山。我到时正
值雨天，雨量还不小( 塑
料雨衣穿上后就没能脱
身。雨披还是游台湾时在
日月潭买的，它见证过海
峡两岸的风光了。雨丝恼
人，拍照不能尽兴，却也给
观景带来另一番滋味，应
了苏东坡“水光潋滟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妙
境。爬上锥形的小
空山看火山口，口
若大碗，“碗”内是
红褐色的火山土，
还有许多大小、形
状不等的石头。“碗”底平
坦如砥，铺满茸茸的绿草
被，又厚实又浓密。雨雾朦
胧中透着神秘，诱得游人
直想下到底部探幽。“碗”
沿有栅栏，沿边道上铺设
两米宽的木板供人行走，
随地势高低，还有几级上
下台阶。外侧长满高大的
云南松 ( 松针青翠欲滴，
散着清香。缘火山口走一
圈，需半个钟头。在林子里
做次圆周运动吧，空气沁
人心脾，是大自然天然的
负离子发生器；松木地板
平整又富弹性，踩在纯木
板上，觉得有点奢华；小花
小草顶着闪亮的水珠，从
板隙中调皮地伸出脑袋；
静栖树枝的鸟儿，呼啦啦
飞到栅栏边，乌溜溜的小
眼定睛地看你……休眠的
火山，如今一派委婉、温
柔，静谧、安宁。何曾晓得
千百万年前它狂怒的那
刻，地中出火、岩浆沸腾、
声震四野？它有过地动山
摇、惊心动魄的过去？天荒
地老，火山还会醒来，谁能
预知复活的那刻？人类永
远礼赞造化的伟力。
山脚下遍是卖火山石

的小摊，褐红椭圆的石头，
小如鸟蛋，大如鹅卵，大概
加工打磨过，不好看也不
好玩。掂在手心轻轻的，石
中布满孔隙，这是当年岩
浆喷发时留下的气穴，山
上乱石就是这卵石的原
坯。卵石便宜，不过三五块
钱，有几位老太在挑拣。我

说：“这东西摆在鱼缸里
不错。”她们想法倒奇：
“勿是，勿是，买回去搓脚
后跟，老派用场格。”哈，
这也算物尽其用了。

钟灵毓秀的腾冲有
火山，还有地热。北边的
火山冷却了，南边的地热

沸腾不已。冷与热、静与
动完美糅合，是杜甫诗句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
晓”的诠释。我领略过新
西兰法卡莱瓦莱瓦的地
热带，也曾见识日本箱根
的大、小涌泉。法卡的地
热带处在平原，到处都是
冒出热气的泉眼。远远望
去，地球像破了许多洞。
新西兰人利用大自然的

恩赐，建了规模很
大的地热发电厂。箱
根的涌泉在山腰，得
爬山上去，很累，泉
口又不多。日本人用

地热成筐地煮鸡蛋，蛋壳发
黑，叫做黑玉，三百日元五
个。他们架了缆车，那是
专运鸡蛋的。

进得腾冲国家热海
风景区 ( 人的感官就被
声、色、味包裹起来：山谷
里到处升腾起团团白雾，

浓烈的硫磺味直扑鼻
息。因逢雨天，山上的水
流湍急泻下，一路咆哮
着冲出条混浊的“黄
龙”。这里山峦叠翠，
亭、台、楼、阁点缀在山
腰；沿途是小桥、栈道、
碑刻，文化气息厚重袭

人；八十多个泉眼
位于一条河床带
上，高低不等，俯视
如条珍珠项链。
“大滚锅”直径三

米多，锅里热泉沸反盈
天；“蛤蟆嘴”是间歇
泉，喷发起来水柱有几
丈高；美女泉辟了个温
泉池，水温润可人，还
能药疗……多样性的地
热眼泉，口口掩在茂林
修竹中，叫人应接不
暇。雨衣裹得我像只蚕
茧，色彩又寡淡，见有
撑红雨伞的过来，赶快
求人借伞，摆造型拍照。
身处仙境没留影，岂不
辜负这一团锦绣？

泉边，当地妇女身
穿各种民族服装，佩着
叮叮当当的首饰在卖生
包谷、生鸡蛋。都用草串
着，放到热泉里煮，五分
钟就熟。简单的交易中，
主顾们有谈有笑，买卖
间融合着民族和谐与友
好，这是腾冲风景外的
又一风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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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从 %))*年科赫发现结核菌后，
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结核菌的预
防。到了 %"*%年，法国学者发明了卡
介苗这一预防结核病的重要武器。卡
介苗以两个发明者卡尔麦特和介林的
姓名头一个字命名。

%"世纪 )+年代，法国科学家巴
斯德首先发明了减弱了毒力的细菌预
防某些疾病的方法。法国微生物学家
卡尔麦特和介林从中受到启发，他们
密切合作，共同进行试验，希望能制造
出一种预防结核病的疫苗来。
但是，结核病非常顽固和可恶。应

用杀死了的结核菌做疫苗，接种在人身上后并不能
产生有效的抵抗力，而应用活的结核菌疫苗却会使
接种人患上可怕的结核病。!"+&年，卡尔麦特和介
林开始培养一株从患结核病牛的乳汁内分离出来的
致病力甚强的结核菌。他们将该菌培养于含有牛胆
汁的马铃薯培养基中，每隔 ,周移种一次，在培养移
种过程中，用动物进行了 *++多次试验，整整耗费了
%,年的光阴，卡尔麦特和介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他们制成了灭毒的活结核菌。
简单地说，卡介苗是一种经过长期传代培养已

经失去毒性和致病力的活的结核菌苗，它可以用来
预防结核病的发生。

%"*%年，灭毒的活结核菌苗首次被应用于人
类。它不仅不会使人引起可怕的结核病，反而使人体
对结核菌产生抵抗力。
为了纪念这两位为疫苗付出了艰苦劳动的科学

家卡尔麦特和介林，人们把这种疫苗叫做“卡介苗”。
直到今天，卡介苗在结核病的防治工作中，依然起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

! ! ! ! ! ! ! !许传福
股民一族

（上海名菜）
昨日谜面：禁赛之后
（外国球星昵称）

谜底：小贝（注：“禁赛”
二字的后面笔画）

喜闻原声
! ! ! !天津京剧院凌珂等
三位青年演员在京演出
《大保国、探皇陵、二进
宫》，用原声唱念，不借扬
声器扩音，那就不只是考
量音量，且又检验送远的功力；消息传来，闻之一喜。
摒弃暗藏话筒的京剧演出，已经久违了。距今三十

年前，赵燕侠尚未息影舞台，最后一次来沪演于天蟾剧
场，照旧不用扬声设备，我看了她的《白蛇传》，饰白素
贞一人到底，其时年已逾半百。此前曾于 %"-*年在无
锡中南戏院看过她的《红娘》，正当她青春年少，当然更
不借助话筒传声；自她初登舞台直至退出剧团，一以贯
之以真声示人。

京剧初创时期，何来电声器具，当然全赖真声。在
它的中后期，犹有广场、庙台演戏，也不藉电传。赵燕侠
登台的场子，有小有大，她在天蟾献艺，剧场座位逾千，
后排观众听得清，前排不刺耳，这是何等功力，乃是久练
不懈始可得之。其实老辈演员都有此经历，有此能耐，只
是一贯坚持者却不多见罢了。昔之话剧演员亦皆如此用

声，如今呢？不说也罢。
本文开首所说的三位

青年京剧人以真声演出，
是在一家茶楼里，并非大
剧场，但已足以令人乐闻，
若再经百练、千练，假以时
日，必当使人刮目相看，
———不，洗耳恭听了。即使
是今天的初试，也该借用一
句京剧念白来表示：愿闻。

耳 聆邂
逅
微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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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日上微博，我注意到沪上作家
王唯铭，点击了关注。接着，页面提示
新增一位粉丝，知道王唯铭与我互相
关注了。

其实，没有微博的年代，我就关
注王唯铭了。这事要追溯到上世纪
)+年代，在一堂报告文学讲座上，复
旦大学一位老师以王唯铭为例，鼓励
大家写出好作品。
通过微博，我进入王唯铭的虚拟

书场，这书场也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
一个部分。

用微博开书场，王唯铭是否第一，我不得知。不
过他的虚拟书场，确实成了磁场。在虚拟书场里，他
称粉丝为粉官，男粉官称之兄弟，女粉官则道声小
妹，满场流露着亲切感。他的粉官，所发微博有文
采，虚拟书场很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效
应。文人相交，书是永恒的话题。于是，我获得了他
的《迷城·血》《迷城·伤》两部小说。我呢，赠予他一
本散文集。未曾料到，隔
夜，他在虚拟书场将我
的书介绍了一番，叫我
感动。
十六铺、城隍庙、外

白渡桥、上海大厦、浦江
饭店，以及旧厂房改建
的艺术长廊，王唯铭以
一张张图片，以一段段
文字，引着一群粉官穿
越时空，享受上海昔日
和现今的风情。引来了
评论纷纷。有一晚，离散
场尚早，他留了预告：明
晚说说乍浦路桥。有位
小妹感叹“书场第一趟
有空闲时间啊，好做点
啥呢”？我说他在布置回家作业，各位先把乍浦路桥
历史温习一下，明晚可详尽评论。隔天，王唯铭回复
“这个说得相当有趣也”。又一回，王唯铭提议把众位
粉官编列成四个纵队，立即引来热议。我以为“把众
粉官拉出去做广播操，至少是壮观的”，引得王唯铭
大笑，认为这个好建议。
至于为啥王唯铭称粉丝为粉官？我不明白。在他

的虚拟书场里呆了一段日子，最近忽然享受起“副场
长待遇，还是处级”的，这顶官帽戴得舒服，压力也大
起来，似乎不来虚拟书场，就没有以身作则。很像小
时候被班主任封为小组长，要早到课堂，晚出教室，
功课还要好。呵呵，我忽然开窍，在虚拟书场出勤率
高，发言积极，可以升官，而称粉官是一种激励方法

呀。这也是王唯铭独到之
处，厚道之处。

因了与王唯铭的邂
逅，近日又与他的几位粉
官互相关注起来。我与他
们在微博世界里神游神
交，一言一句交织，把微博
当作精神乐园，达到和谐
共鸣的境界，乐此不疲。


